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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虎 穴

    京汉路上，由北朝南开来的火车，头顶冒着黑烟，脚下咯

瞪作响，周围大地被它震得忽悠忽悠的直颤动。这个老黑家伙

真有股子牛劲，一口气跑了几百里的路程。跑到距保阳车站几

里路的时候，放开喉咙大吼几声。接着放慢了速度，最后在西

关车站停住脚步。长途跋涉之后，它象是劳累了，映映地直喘

气。

    从听到吼声开始，车站上呈现了纷忙和骚动。穿黑制服

镶自边的伪警察，穿绿军服的伪军，穿黄呢子军服套红袖章

的伪宪兵，穿蓝制服绿臂章的伪列车职员，都在规定的地方各

就各位。卖酱牛肉的，卖猪肉馅肉包子的，卖卤煮鸡的，卖烧

饼裸子的，卖李养、鸭儿梨的，一齐拥到车站的跟前，挤抢着有

利可图的地方 准备登车的旅客们，象犯人一样被拿枪的阻挡

在铁N栏外边，谁敢离开行列 马上就揍一顿揍。整个车站上，

只有东洋日本鬼子能够自由行动。你看:穿浅黄呢子带瓜皮帽

子的口本兵，他们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两个一排摇武扬威的

走着;穿黑色西装的n本职员，三三两两自命不凡地哪踢着;

穿便服的日本特务，贼眉鼠眼的四处遗巡窥探着。接送亲友



的人们，在东洋鬼子的妖氛淫威的控制下，没有谁敢暄哗吵

嚷。冷眼看着形形色色的下车旅客，拥拥挤挤着从乌黑的列

车肚子里钻出来

    在下车的旅客群里，走着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人，身穿藏

青色的夹袍，足登半新的亮皮鞋，中等身材，宽前额，修长脸，

灼亮的眼神里透露着严肃和机智。初次看去，他颇象教育界里

的饱学人物。仔细一瞧，他那平高的双肩，矫健的身躯，挺起的

胸脯，等距离的步伐，可以看出他确有标准的军人风度。他就

是负着特殊任务，闯进敌寇巢穴的敌工部长田开山。田开山

跟着人流走了一段，迎面已是天桥 他心中有所思虑，刚迈了

几破阶梯，回过头来喊了声:

    “张枫林I"

    ‘我在这里1”随着应声。从人丛里闪出个二十三四岁的小

伙子。他比田开山高半脑袋，胖一巴掌，上身穿着半截深灰色

央衣，蓝白线的衬衣露出翻领，下身是古铜色的马裤，脚登一

双日本军用的浅黄色猪皮鞋.手提帆布挎包，摇晃着身形，吊

儿浪当地从后面赶上来。

    田开山用力盯了他一眼，低声说 “留点神，小心扒手摸你

的钱包。”

    张枫林听懂了这句话的真正含意 艺高人胆大，他满不在

乎，反而撤着京腔回答:“没事儿!”

    下了天桥不远，就是出口检查站。旅客到这里排成单行，

挨个接受检查 检查的十分仔细,搜行李，摸口袋，翻衣领，验

鞋抹，有人脖子生疮贴了块膏药，检查员询问了多时，终于当

场把膏药揭下来。张枫林看到这种情形，感到虽然都带有稳

q 卜



妥可靠的证件，但仍恐怕田部长不好过关。脑子转了几转，他

紧行几步，跨出队形，左摇右晃地走向前去。快到检查lJ，有

一个伪誓察横身将他挡住。

    “你咋不遵守秩序?”

    “我有急事到警备司令部。”张枫林气粗语重，他的京腔已

经不够味了。

    “么事了”一个穿便服的特务，瞪着眼珠子打量他。

    “俺要血金!”①张枫林一生气满口的冀南土音出来了。

    “证明。”

    张枫林不答话。用力把上衣撩开，露出左肩的伤疤。

    “要的是证件，”

    张枫林仍不吭气，楞了一会儿，伸手从提包里掏出伪治安

军总署发的残废证，在伪警察和特务眼前哗哗乱晃，差点没碰

到一个特务的眼皮。特务们深知:近来很多残废军人不断闹

事，砸过警察局，包围过市公署，连日本人都奈何他们不得。眼

前这家伙气琳琳的有动武的模样。他身后那些穿短服的旅客，

莫非都是他们的同伙?特务和伪誓察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张枫林回身招手，然后摇曳着身形领先出去了。后面的人们

包括田开山在内，高高举着车票和各式各样的身份证件，涌出

了火车站台。

    冲开了卖零食小贩们的骚扰，谢绝了人力车夫呼喊的包

围，躲开了旅店伙计晓晓不休的招揽，田开山和张枫林相跟着

走到背静之处。张枫林撩起眼皮看到四下无人 咧开大嘴唇，

① 当时伪军士兵，井把阵亡或伤残后的.抚恤金，叫傲即血金气



一脸得意的模样，卖弄着说:

    “狗日的想盘问住咱，有一火车话等着他哩I"

    田开山熟悉这个小伙子，熟悉到象念私塾时背诵《百家

姓》《三宇经》一样。这位跟他当警卫员出身的人，粗犷中含着

精细，痴憨里藏着聪明，别看平素大大咧咧的啥事也不着急，

到紧要关头上，常常显出令人惊叹的本领来。今天刚刚踏进

敌占区的大门，小伙子就显示了一手。可是，田开山并不欣赏

他的这种作法，他带着敲警钟的语气说:

    “枫子，这地方可不比根据地 抬手动脚都得加小心。”

    “没事儿。咱们日闯三关，夜杀四门。这里是脚面深的

水— 平理 0

    田开山沉吟不语，眼珠瞧着脚下，脸色阴沉了。张枫林看
到领导人的这种严肃模样 立刻收敛了嬉笑容颜，换上了庄重

面孔，一句话也不说了。沉默了相当长的工夫 田开山才转换

语气说 “到这地坎来，处处都是关口，日闯三关就算够啦。天

门阵有一百零八阵哩。提高警觉，防患未然嘛】，他接着以宽献

的口吻说 “去闯南兵营吧 处处注意点，多留神，千万不要肉

饱子打狗— 有去无归。”

    田开山见他站着不动弹，故意说:“为什么不走?是不是

嫌我说了你两句?”

    “你说的哪去啦，我心里t二户枫子想起在根据地反扫荡

的时候，多是拿眼膘着老田走路，持枪守着老田睡觉。现在到

了敌人老案里，天色这么晚了，怎能叫首长一个人去闯哩?异

样的环坑能够引起异样的感情 张枫林想到这里，感悄激动，

眼睛湿润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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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开山看到对方的表情，有意识地解释着说 “枫子 你去

的是兵营，我投的是旅馆，你是新来乍到，我是旧地重游，你是

新接头，我是找老关系j难题都集中到你身上啦。不要惦记

我。”他又故意泛着开朗的脸色，用着坦然的语气说:“咱们将

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吧1”田开山伸出手去，张枫林还是迟迟

不肯舒手。老田抢前一步接住他的大手，同时拍着他的肩膀。

张枫林呼吸迫促，久久凝视着领导者的脸，终于难舍难离地走

开了。

    太阳落山了，一抹淡青色的烟云，遮着宽红色的薄暮晚

霞。天色越来越暗，暗到农民俗话说“蚂炸眼颜色”的时候，供

电不足的保阳省城，才开亮了马路上的电灯。乍看到电灯闪

亮，田开山心里动了几动。一会儿，他胸有成竹地奔往西下关

横二条大街走去

    从西关大街出发，横跨三条马路，穿过很长的居民住宅

区，才能到横二条街西口。日本鬼子改造后的街道，把田开山

闹模彻了。找到街口挂的蓝底白字搪瓷牌，才确定投走错路。

他跨过一家紧挨一家的商店，数着一根连一根的电线杆。数

到第十七根，路北出现了一幢古式的二层楼房。楼窗门相

处，雕塑了各式各样的虫鱼鸟兽。这些，想当年曾是金碧辉煌

朱颜翠色，而今，经过风凌雨虐 变成乌烟瘴气漆黑一团了。楼

门两侧墙壁上，用石灰刷去了依稀可见的“吉样老店，字样，改

成八个恭正的颜休大字 吉祥旅社，安寓客商。



    田开山站在马路对面，端详着这座古老的建筑，审视着出

入旅社的来往行人，准备着各种问话答话。最后把自己的衣

帽装束证件等检查了一番，用力吸了一口晚间特有的微凉空

气，大大方方地走进去。进楼门遇到一些陌生人，按照都市习

惯，彼此都不必打招呼。楼下走廊拐角处是账房。账房外面

横着柜台，两个工友正在打扫烟头果皮。田开山走到近前时，

工友们上楼去了。只剩下一位五旬开外的账房先生。他在绿

色台灯下，手握着羊毫水笔，在蓝布皮红格子本上书写什么。

因为低着头，田开山一时看不清他的眼脸。从年龄、从业务、

特别从他戴的那副大框水晶眼镜上，断定他就是交通员们常

讲的陈老样。

    “陈先生!”田开山踱到跟前轻声发问。

    ‘你要住店?”陈老样只说话不抬头。

    “我从老家进城来找你。”

    听清河间府的家乡口沓，陈老样抬起头，正了正水晶镜

框。“呵!是你，不?你是一 ”

    “田开山。”

    轻轻的三个字，象在陈老样耳边响炸雷一样。他手中的

毛笔脱落了，红格本上染了一块大黑点。陈老样不顾这些，匆

匆拉开抽屉把账本塞进去，起身引路，领着客人走进离柜台不

远的一个小房间。关紧房门，指着一张铺了羊皮褥子的单人

床。客人扫视过四壁周围，安稳地坐下。陈老样余惊未尽，透

着慌张脸色问道

    “田部长，你亲自出马，有重大的事情啦?”

    田开山熟悉这位根据地的基本群众，他社交很广，又和吉



祥掌柜是亲戚。一九四二年派到内部，专门担负掩护外线派

的来往交通人员，很少涉及具体的机密。鉴于这些，田开山回

答说:

    “有多少重大问题呢，左不过是打鬼子罢咧。这些回头再

扯，你看咱们住到这里能行吗?，

    陈老祥想了想，回答说:“住下可以。要是时间不长的话，

为了保险，就挤在找这间小屋里I"

    田开山故意轻松着说:“登城上府一遭，还不摆摆阔气 在

楼上给找开个大房间好不好?”

    “好是好1”陈老祥露出解释的神情。“楼上房间要登店簿，

每天夜里都有他们的人带班检查。”

    “甚么人带班?”

    ‘今个双日，该是警备司令部唐参谋唐督察。”

    “是他，那你这么办1”田开山低声向他作了交代。

    晚上十点钟，楼下传来嘈杂音响，联合稽查处的人来了。

吉样旅社的全体人员，一齐出来迎接:大师傅沏茶，小伙计点

烟，账房捧着店簿，老板暗着笑脸，一个个必恭必敬地伺候着。

带班的唐督察，身着绿呢军服，配截上尉领章，腰挎洋刀，足登

革履，精神焕发，步履高昂。他从账房手里接过店簿，慢不经

心浏览了一番，即把店薄扔给伪警宪人员，移步走进账房里

间，顺手拉过一把靠背藤椅，大腿压着二腿，品着伙计送来

的盖杯浓茶。他故意闭住眼睛，等候如果发生了甚么问题，他

好抖起威风发号施令

  陈老样独自进来，小心翼翼地说:“唐参谋，北衅了一位
旅客，不肯登记店簿。”

                                                                                护



    姓唐的睁开眼，瞪着陈老祥说:“去和他讲，这是上边的规

定，北京的要登，日本东京的也要登!”

    “该说的我都说了，他话板挺硬，口气也不小，非要见到你

们司令部的带班人才能登记哩!”

    a哈嘴J干啥吃的，这么大气魄。住哪个房间领我去看。.

    陈老样领着督察唐忠良走到楼上临街的大房间，伸手替

他打开了客人的房门。头进门，唐忠良对所谓气 京客人”心

头有些顾虑，怕碰到达官显贵，或是在日本方面有势力的人.

及至抬眼见到眼前客人态度端庄，衣冠朴素，他又产生了诧

异。终于他按照敌伪世界只敬衣冠不敬人的原则，高声问道:

    “客人住店，为啥不登店簿?”

    “我不打算在这里过夜，与人相约，会过面就走。”

    “你要会见那个?”

    “司令部的唐忠良1”

    “你可认识他?，

    “没有见过面户

    “你凭什么会见他?”

    “我姓田，跟他父亲义结金兰，磕头换帖，论辈数。我是他

八叔哩1”

    “哎呀，我的田上级，是你老人家来啦1”唐忠良压低了声

音，完全改变了刚才的矜持态度，露出了敬意和热情。稍事寒

暄，他要田开山搬到黄司令公馆— 他姨父家里去住 田开山

谢绝之后，唐忠良表示，住在旅馆也投问题，一切由他负责关

照。接着庸忠良想问讯田开山的来意，田开山也想了解他的

工作情况，恰在这时候横下有人喊叫，说司令部打来紧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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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要唐督察急速赶回去。唐忠良从皮夹里掏出雪白名片，在

上尉参谋兼稽查处督察等一系列官衔的空隙里，提笔写了“至

友田某来省城公干，请军警各界照拂珍，匆匆交给田开山，便握

手告别了。

    旅馆封火的工夫，陈老祥提着食盒茶壶来了。见到老田，

他一面说着:“杂事牵身，冷淡朋友，”随手倒了碗热茶，打开食

盒，从第一扇内拿出芝麻烧饼酱小菜。说:“这是我给你准备

的”又打开第二扇，是油嘟禄的一只卤煮鸡 田开山透着不高

兴的脸色说:“干么买这个?”老祥说 “这个我可买不起，是唐

先生临走时候吩咐的。他还告诉，房钱伙食归他结账，叫每天

给你弄好吃的。这个朋友可真叫劲 ”

    “你快把这只鸡退回去，我是庄稼肚皮，降伏不了这些玩

艺，有烧饼夹小莱就够解馋的啦。想当年我在省委里担任交

通，常给这里的特委送信。那时候吃甚么呢，花一个大铜板买

懊模，吃完哦噎的嗓子眼透不了气，眼里憋着大泪珠子，爬在

南关大河坡，咕哒咕哒地喝凉水。烧饼茜菜大碗茶j好说你

啦!”

    陈老样听不进这种艰苦为荣的道理，他说:“到一时说一

时嘛，朋友差使阔，是可扰之家，为啥自找着受罪?”

    田开山想乘此机会同他谈些甚么 陈老祥说他的账目还

没弄清 要老田早些休息 说完提着食盒走了。

    这天夜里，老田思前想后不能入睡。张枫林是否安全?唐

忠良的工作情况如何?党给他选派的得力人员能不能很快进

来?进来又是怎样开展工作?这些问题都在脑子里纹着。毕

竟 田开山是个富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不肯钻死牛特角。他知



道一件事情开头，总是没有把握，感到心中无数，待到各方面

情况熟悉之后，对照着上级的政策和指示，经过仔细研究，一

套可行的方案计划就会逐渐形成了。

    眼前的间题刚被他抛开，根据地的会议经过又历历在目:

五天之前，平原军分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代理政委手里

拳着电报，透着焦急的声音说:现在有一件意外的事情:上级

派给我区的欧阳政委，从路西过来，行至拒马河边，我掩护部

队与敌兵遭遇。激战彻夜后多人被俘，受严刑拷打，先押琢县

又转省城 大军区党委责成我们营救欧阳政委和其他同志，上

级同时指出，营救欧阳政委等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但不

能单纯从营救着眼，必须与整个对敌斗争结合起来。要特别

注意配合外部的军事行动。代理政委指出:过去我军分区对

敌军、对伪军伪替的争取瓦解，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远远

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必须把瓦解

敌伪军的工作提到新的高度，要求把我们的工作，深入到日本

军的内部，到他们的神经中枢里去，以使更好的掌握敌人内部

的}J要情况。只有拿握了重要敌情，才能帮助外线作战。代

理政委最后说:“保阳省城处在我们军分区的包围中，担负这

一任务有利条件比较多，因此，上级责成咱们从负责同志当

中拔选一人，亲自拿握这一任务，如有可能，可直接进入内

线去。 ”

    大家展开讨论时，表示坚决执行上级指示，迅速选派领导

骨干。派谁去呢，公安局长是南方人，口音不适合。城工部长

正在发动社会力量腾不出手来。作为敌工部长的田开山站起

来说:“水流分支，工作归口，这项光荣任务，我们敌工部门责



无旁贷，而且我要亲自出马走一遭。，

    服装、证件很快搞好，决定通过合法关系从平汉路松林店

登火车。临行之前，代理政委把田开山我去，问他有个甚么打

算。田开山说 “渭天巨浪起自泪捐之始，万丈高楼先要一瓦

一砖。我们打算按照做敌伪军工作的老手段，先从情报工作

起头。一来为完成任务打基础，同时为外线开展武装斗争起

个耳目作用。”代理政委认为:泰山不拒微尘，黄海不择细流的

精神是对的，但要抓取重点，不能遍地撤网，广种薄收。内

线原有力I,只准动用伪警备司令部和警备团七连两个地方。

其余的自行发展创造。田开山当时没有作声。领导上看出他

是嫌力量单薄，就说:“我们在外线大力支援你，为你们设一处

联络站，叫城郊武工队随时配合你们。至于领导力量，你先去

领兵挂帅，张枫林勇士一名，另外给你选一员女将 二户

    田开山翻了个身，听到走廊挂钟报了下一点，西关车站的

火车呜呜直叫，楼上有些旅客起身赶路程了。一时楼窗楼门开

关响声，上下楼梯声，呼唤询问声，声声震入耳端，使他不能成

寐。他披衣坐起来，想看书，无书可看，想写点东酉，无材料可

写。这种无所事事的心情，反而引起他的倦意。重新放下头
去，他睡着了。

    多年的军事亲养 使得田开山有了正规的生活习惯。早

晨五点钟就起床，净罢手脸，在屋里打了二十分钟的八段锦，

推开窗户，新鲜空气扑进来，日出前的霞光，映到窗玻璃上。老

田俯首看了看横二条街，街头冷清清的，除却寥寥几个推车卖

浆的劳动人，连警察都没上岗，商店铺门紧闭，路灯疲倦地直

眨眼，都市的早晨看来比乡里晚得多。根据地的乡村，天一铺



亮，街头上早已繁闹若市，部队出操跑步，农民下地耕田，妇女

儿童出出进进，家家有嬉笑，处处有歌声。谁想埋下头学习，很

难找到僻静之处，往往需要夹着书本到村边或是河岸去读 有

时为了闹中取静，不得不把军帽拉下来捂住耳朵。看过根据

地军民的沸腾生活和火炽热情，这个凄凉的都市早晨，仿佛浸

沉在酒精瓶子里一样。

    老田呆得心烦了，走出房间，楼上楼下，呼0 睡，梦吃连

篇 有的喊着发福生财的心事，有的道着奸心邪念的阴私。“哀

莫大于心死，这些人肉休活着心早死了 ”他暗自咒驾着去敲

陈老样的小屋门。陈老样惺松着眼，看着从窗外射来的晨光，

徽洋洋地伸手摸他的烟袋，老田看着他那磨磨蹭蹭的劲儿，不

想和他多谈，问了问都市旅馆的起居生活，就回到自己的房

间。

    中午，唐忠良穿着崭新便服夹着皮包来了。问过夜来的

生活情况。他说:“我昨晚考虑了半夜，感到你总要有个职业

掩护。最简单的是弄个‘谍报证，，对外就算是警备司令部情

报处的人。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和情报处长去讲。’

    田开山想了想说:“我来这里是要深居简出，这种业务不

适合。”

    唐忠良说:“如其不然，我请黄司令给省公署联络，到那边

找个职业影占着身子，你看行不行。”他见田开山不表示意见，

估计他是感到上下班不方便。便解释道:“这里的组织可松懈

啦，上班聊天，下班网弯。要是干脆不上班，咱们也有7h法，在

省府里搞个额外科员，住在职员宿舍 每月照样到会计那里领

薪捧。眼下这样作事的不少，亦官亦商，官府挂着名，私人跑买

    12



卖。有的干脆住在天津北京，连发薪水都要人汇了去。这些

人的权杆子当然是更硬的了。”

    田开山主张这些间题回头再说，先要他谈谈工作情况。唐

忠良口若悬河，把他所在单位的组织人员情况，滔滔不绝地讲

了一遍。谈到情报工作，他打开皮包，掏出成束的材料。有公

开的敌伪报刊杂志 有伪治安总署伪新民会的内部资料，还有

日本鬼子发到警备司令部的一些机耍文件。唐忠良指着成堆

的文件说 “每次给外边搞情报，多是东鳞西爪的零星情况，总

没有下工夫把这些东西认真地瞧瞧。”

    田开山收起所有资料，放在睡铺下边，站起身朝窗外楼下

看了看。然后面对唐忠良坐下说 ‘我们谈谈吧!”唐忠良神态

庄重地掏出日记本，见到领导人示意制止，又慢慢装回衣兜。

田开山开始谈话。他谈到国内外形势，谈到根据地的建设，也

谈了日军和国民党军的情况。他谈问题多用发问式，要听话

人表示自己的观点。在这次考核性的谈话中，他对唐忠良在

认识问题方面尚属满意。他最后问唐忠良:省城最近有没有

关押从北京来的高级干部。唐忠良直着脖子说不知道。田开

山带着关切的语气说:“既不知道，赶快调查,}

    唐忠良点头哈腰地接受了‘赶快调查”的任务。

    第兰天上午，是老田约会张枫林见面的日子。吃过早饭，

田开山锁了房门，走出吉祥旅社。先到西关车站。顺着车站
朝南走了百十米，来到铁路公园。公园围墙多处颓断残缺，人



们可以随处走进去。田开山走进公园，踩着石子路走了很远，

看不到面熟的人。秋天的傍午，阳光当头照，天气渐渐热了。

他朝着有树木遮荫的地方走，靠近一片美人蕉，有几株伞状形

的槐树 下边是供人休息的靠背椅。田开山想休息一会儿，忽

然听到打呼噜的声音。放眼看去，第三个靠背椅上躺着一位身

材魁梧穿着绿军装的汉子，尽管他用羊肚手巾盖着脸。那身

条腿脚田开山都很热习。他冒叫了一声:

    “枫子!”

    绿衣汉子应声坐起来。

    “麻痹大意，这是睡觉的地方?”老田瞥见四下无人，才带

着批评的语气说。

    “来到这坎，没看见你，心里一发闷就睡着了。没事儿。耳

朵旁边飞个蚊虫，我都能听见 ”

    “怎么样?从这身披挂看，你又胜利地跨过了接头的一关

啦!”

    “呵呀1很难说哟。虽然没斩六将，比过五关还难哩10

        那天车站分手以后，张枫林傍依铁路，走至南郊区。

郊区的马路上，推车挑担的人来往奔波，日本鬼子的汽车猛冲

直闯，尘埃滚滚，烟气腾腾，乱得要死。张枫林迈着大步，一口

气走了六里路，眼前是裤腿义道，左边被寨墙围着的是南兵

营，住着治安军三团七连，右面的村庄是大鸡店，驻着张枫林

耍找的警备三团七连。张枫林熟习上述情况，径直奔向大鸡

店走

    大鸡店是个二百户的村庄，一条大街上就有二三十家店

铺，称的起是个镇店。张枫林穿过大街，走到南角拐弯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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